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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稅改潮下「稅務戰」風險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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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月底公布歷來最大幅度的減稅草案，主要建議把美國企業所得

稅稅率，從現在的 35%降至 15%；而個人所得稅的稅階，亦從現在的 7 檔減至 3

檔，取消其中的 15%、28%、33%和最高的邊際稅率 39.6%。草案中建議簡化後

的邊際稅率分別為 10%、25%和 35%。此外，草案更提出取消遺產稅。特朗普政

府期望透過減稅計劃，刺激國內的經濟增長，吸引更多資金流入美國和創造新增

職位，從而推動經濟進一步加速增長。 

 

這個稅改草案規模之大，被視為美國三十年來一次歷史性的稅務改革。此稅改草

案目前尚未獲國會通過，國內的反對聲音已普遍批評，草案實質是惠及包括總統

特朗普在內的富戶和高收入戶大幅減稅計劃。若落實如此大幅度的減稅計劃，不

排除會觸發一場其他國家也爭相仿效的「稅務戰」。 

 

各國間相繼降低所得稅 

 

要掌握全球稅務改革的走勢方向和事態發展，不妨先了解各國當前的稅務政策。

客觀地看，各國落實減稅政策的確是近年的一個大趨勢。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一份報告──《經合組織國家的政策改革 2016》，多個經合組織國家已

於 2015 年起進行稅務改革，如日本，西班牙和挪威等。英國的所得稅稅率由 2010

年的 28%降至 2016 年的 20%，報告預期至 2020 年其稅率可望減至 17%。 

 

從所得稅的角度進行分析，據報告的資料顯示，由 2000 年至 2008 年，經合組織

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 32%跌至 26%；但平均增值稅稅率則與此迥異，由 2008

年 17.6%升至 2015 年的 19.2%。換言之，近年全球減稅的趨勢，其實主要是所得

稅的遞減，而增值稅（流轉稅的一種）則不跌反升。所謂流轉稅是指以納稅人商

品生產、流通環節的流轉額或者數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營業額為徵稅基礎的一

類稅收。與用企業的所得為徵稅基礎的所得稅相比，技術上流轉稅和所得稅是不

會交义重疊的。為此，「此降彼升」的現象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為什麼筆者認為有其合理性？很明顯，政府必須確保有穩定的整體稅收。從運用

稅收作為政府財務政策工具的角度考量，加稅(如增值稅)不一定獨為增加政府整



體的歲入，減稅(如所得稅)也不一定令政府減少歲入。因此，所得稅降，流轉稅

升，保持政府稅收的穩定性，是有其合理性的。 

 

收入不均差距或進一步擴大 

 

多國政府為什麼相繼下調所得稅稅率？筆者相信，2008 年金融風暴後，全球經

濟增長陷入極其緩慢狀態，各國政府遂嘗試利用稅收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事實上，

減稅浪潮於 2015 年已見端倪，其後岀現短暫冷卻。從去年下半年至今年首季，

有關國際稅務議題的討論又再熱哄起來，引起多國政府與公眾議論。 

 

對於當前全球性所得稅降，增值稅升的現象，筆者更為著眼於這個現象背後的政

策含義。基於增值稅是一種累退的稅項，因此，難怪有分析擔憂，這個現象會導

致所得不均加劇，貧富進一步兩極化。因為當財富通過稅收進行重新分配後，但

其流動方向並不是向下流而是向上流，即更多的財富流向富裕階層，形成貧者愈

貧，富者愈富的結果，與收窄貧富懸殊的善政方向背道而馳，問題委實很值得留

意。 

 

另一個令筆者感到憂慮的問題，是國與國之間進行稅務競爭，爭相減稅。當然，

我們很難有實質證據，証明究竟該國有沒有按照其國內實情而進行減稅。但是政

府減稅，會不會影響到稅收的穩定性，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目前，中國無論

個人和企業的稅負絶不輕鬆，總理李克強最近強調，各行各業的稅負率只可降不

可加，冀藉降稅負減輕企業的稅納，改善投資環境。但減稅後政府能否保持稅收

穩定？一旦減少歲入，是否會導致政府的財政開支減少？若減少公共開支，往往

又是貧困階層最受打擊。 

 

面對這種情況，政策出路在什麼地方？筆者認為，開徵新稅種可保持政府的稅收

穩定。但開徵的新稅種不應向企業和個人的所得打主意，而應向其財產徵稅入手，

包括開徵資產增值稅，此舉對香港而言尤為穩當得宜。另一方面，在今日講求環

保的時代，所開徵的新稅種應與環境或可持續發展掛鈎，如今不少國家都向「炭

排放」徵稅；也可考慮向依賴舊式能源，如煤等進行生產的工業或企業實施徵收

環境污染費用。 

 

換言之，我們稅務改革的方向，不宜加徵所得稅，而是應向財產的增值徵稅入手；

與此同時可向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掛鈎的相關物品徵稅。 

 

「稅務戰」煙硝隱約可見 

 

對於特朗普的降稅計劃，減幅之大令人側目。無可否認，美國的大幅度下調企業



所得稅稅率，將對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產生顯著的影響。因為美國此舉將會吸

引到更多資本回流；與此同時，在其他國家，包括在中國境內的外資企業，也可

能會考慮把資本或盈利滙回美國，甚或索性轉到美國「落戶」生產經營，結果可

能誘發其他國家爭相效尤。 

 

誠然，特朗普推動的減稅大計是履行他去年競選美國總統寶座時的政策承諾，包

括「美國優先」，以及把就業和產業從外國帶回美國。當然，若美國國會通過這

個減稅計劃（如今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均由共和黨取得控制權），當然可以

落實，不過，筆者有點質疑，特朗普的減稅計劃是否能夠達致其政府的政策目標，

包括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增長率達 3%。 

 

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資料，美國政府於 2017 財政年度首 7 個月(即由去年 10 月

截至本年 4 月)，錄得 3444 億美元財政赤字，雖按年下降 2.4%；但按美國國會預

算辦公室的估計，2017 年度財赤為 5590 億美元，雖然略低於去年的 5856 億美

元，但數額仍然非常龐大。如今，特朗普政府銳意減稅，包括為企業和個人大幅

減稅，若公共支出不減，不排除會進一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 

 

不過，最終效果視乎兩種對立拉扯力量的作用，若然減稅致使外資源流入美國，

與此同時納稅人減輕稅負，會刺激更多投資與消費，拉動 GDP 增長提速，亦即

效益既快且見成效，便能夠抵消政府稅收之失而有餘，若是這樣，特朗普的減稅

計劃便可達致其政策目標。 

 

中美稅改路線清晰 

 

很明顯，特朗普大動作的減稅計劃公布後，也在全球稅改潮流下，國際間的稅務

寬減競爭有加劇之勢，換言之，「稅務戰」的風險在升溫。中國官方《人民日報》

便於上月 28 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如果各國開始競相提供最低稅率，美國這項

新計劃有可能引發「稅務戰」；使國際稅收秩序陷入混亂，並將使部分無力搞稅

收競爭的出口導向型國家直接受損，可見美國這次大規模減稅行動，馬上引起中

國極度關切。 

 

無可否認，中美經貿關係千絲萬縷。美國大幅度減稅，影響到中國是很自然的結

果。當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大幅降至 15%水平，相比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恐怕在國內的外資企業也會積極考慮，把新增投資項目轉到美國生產和經

營。 

 

反觀中國政府在稅改的舉措，雖暫不見有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的討論，卻有按國

情需要，在優化「營改增」的稅務改革和擴大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



業範圍亦見積極。對於中國實施「營改增」和其他稅改政策，其對中國的影響和

成效，筆者將另文討論。 

 

稅改和政治局面的互動 

 

無論如何，在國際間出現的減稅潮之下，美國大幅度減稅，冀藉此吸引更多外資

流向美國，無疑把各國之間的稅務競爭推向一個新起點，在這個起點上，「稅務

戰」的風險也在冉冉升溫。 

 

按目前發展形勢觀察，目前仍未清楚美國國會什麼時候會正式就特朗普的稅改方

案進入立法和投票程序。美國財長努欽（Steven Mnuchin）上任之初，曾揚言希

望能在 8 月前通過稅改計劃。但近日總統特朗普突然解除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

斯‧科米（James B. Comey）的職務，加上上周在會見俄羅斯外長時的對話中，

令外界質疑在沒有獲美國的合作伙伴的同意下，與俄羅斯分享機密信息，此等事

件正在華盛頓引起政治波瀾和猜測，也令特朗普的政治威望進一步受挫。按此形

勢，今年年底前能否通過稅改方案，仍是未知之數。不過，各國之間的減稅競爭

步履，看來是不會停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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